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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伏的日月岛袁异乎寻常的燥热遥送走远道而来的朋友袁
没想到竟睡了一个舒服的好觉遥 真的好奇怪袁是几天忙碌加
兴奋累了钥 还是事情顺利大家满意一下子轻松了钥 还是噎噎
直到起来才发现袁原来是夜里下了一场雨袁凉快了遥 久旱逢甘
霖袁天随人愿袁能不开心惬意钥 我急急推开窗袁院里翠竹摇曳
点头招手袁花儿盛开笑脸相迎袁连鸟儿也争着吱吱喳喳像有
许多话要说遥 透过窗口看小景袁如诗如画袁有情有义遥 顿觉新
风扑面袁紫气东来袁满满的甜蜜直灌心田遥

就在几天前袁 夫人儿时好友同在一个部队大院长大的
野炮小孩冶要来射阳看我们袁她们自打分别已经 50 多年未见
面了袁得知我们的信息袁她便迫不及待要来日月岛遥 我们说袁
等我们回北京欢迎你们好好在北京玩玩遥她却说袁北京么袁随
时可以去袁看你们老是日月岛长日月岛短的袁就在日月岛相
见吧遥 于是我们便认真地准备起来袁吃在射阳袁没问题遥 住哪
里呢钥 我们一个酒店一个酒店看袁去了射阳大酒店袁射阳国际
大酒店袁千鹤湖大酒店袁星禾湾国际大酒店袁射阳文旅金陵嘉
珑酒店袁结果都不理想袁总觉得缺少点什么遥后来还是想到射
阳迎宾馆袁沿着红旗路袁走过梧桐树袁进了射阳迎宾馆袁我们
都觉得眼睛一亮袁迎宾袁迎宾袁就这里了遥

说起射阳迎宾馆袁那不仅资历老袁而且名字响亮袁可以说
就是射阳的一张名片袁一个窗口遥 对于我来说袁更有着特别的
意义遥

记得 1969 年新年过后不久袁 我曾来到这里袁 换上了军
装袁背起了背包袁准备与家乡告别遥 那时候袁这里不叫迎宾馆袁
是县政府的招待所袁也是射阳唯一具有特殊色彩和特别意义
的聚集地遥我站在这里袁心情特别复杂遥 1968 年我报名参军袁
体检合格袁但政审没有通过袁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家
父还被当做野走资派冶批斗遥 次年袁再报名袁因家父已被野解
放冶袁我的地位也变了袁不仅没问题袁而且还因身体素质强尧文
化程度高尧渊其实我只是 1966 年射中高三毕业冤 政治条件好
被挑选到北京卫戍区袁去北京保卫首都袁保卫毛主席遥 第一次
离家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袁从这里迈步登车袁我将离开熟悉的
天熟悉的地熟悉的人熟悉的一切袁我甚至有点害怕遥 我使劲
地瞪大眼睛袁四处张望袁射阳是我的家乡袁这里就像打开的一
个窗口袁我透过很小的窗口看眼前的一切袁一张张熟悉不熟
悉的面孔袁一排排大大小小的房子袁还有一条条通往外头的
路和路边一棵棵不大的树遥 我想把这些统统刻在心里遥 继而
我又有点激动袁我想象着明天袁还有那个外面的世界袁北京的

磁场太强了袁我恨不得马上登车离开射阳遥 这里是我起飞的
地方浴

一别数载遥 我提干后第一次回家探亲袁没加考虑地一脚
踏进了这里遥这里变化不大袁只是路边的树长高了些遥我停留
了大约半个小时便离开了遥 又过了许多年袁再见面袁这里变
了袁名字也改作野射阳迎宾馆冶啦袁房子多了袁整齐了袁人员多
了袁环境美了袁场面大了袁就连饭菜也变得更讲究更美味了遥
从此以后袁我每次回家乡袁都会来这里走走看看袁好像看一位
老朋友遥

时间来到阔别家乡 40 年之久的 2009 年袁我收到了一封
邀请函袁邀我参加第三届射阳丹顶鹤艺术节遥 我们南来北往
的嘉宾一起住到了迎宾馆遥 在这里袁听家乡的野父母官冶介绍
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袁 心里总情不自禁地涌起股股暖流曰在
这里袁我们畅谈家乡的观后感袁言语中总会流露出些许骄傲
和自豪曰在这里袁我们品尝家乡的美味袁一张菜单在手里放下
又拿起袁仿佛那一行行字也有滋有味曰在这里袁最后那天的告
别宴袁 带着乡音的热情致辞连同充满智慧洒着文化的大餐袁
更让来自北上广等地颇见过些大世面的嘉宾们赞不绝口袁以
致一个多月后几位北京的朋友还同我聊起射阳迎宾馆的野别
有用心冶遥 特别是袁在这里袁我还和评书大师刘兰芳尧著名作家
梁晓声一起走上台袁接受闪闪发光的野鹤乡文化大使冶牌匾袁
那时袁除了感动感激袁还觉得沉甸甸的遥 射阳迎宾馆又一次成
了我光荣负任的出发地遥 而在这里的每一天袁我们似乎从这
个小小的窗口看到了射阳儿女用勤劳的双手展开的迷人风
景壮丽画卷袁看到了与时俱进的射阳袁追逐改革开放的巨浪
立潮头敢拼搏的豪迈与坚强遥

从此袁我与射阳再也分不开遥 在北京袁我参加振兴盐城咨
询委员会的工作袁为家乡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袁提点自
以为有用的建议袁特别是每次回家乡袁都会有意无意有安排
没安排地住到射阳迎宾馆袁心里踏踏实实遥

再以后袁射阳变得更大更美了遥 我会被安排住到射阳大酒
店袁星禾湾国际大酒店袁千鹤湖大酒店袁但我总会不由自主地
走到步行街袁走到红旗路袁走到射阳迎宾馆袁看看这里的风景遥

记得有一天袁时任文联主席的徐必友要请我吃饭遥 我说袁
不用了袁我喜欢清淡袁也不喝酒遥 他说袁吃饭是次要的袁主要是
给你介绍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朋友袁并且就安排在你喜欢的
射阳迎宾馆遥 我二话没说袁一个字院好浴 小厅温馨袁家乡的作
家袁画家袁书法家袁摄影家袁各路大家济济一堂袁在野迎宾冶袁在

接纳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袁让我不酒自醉袁难以忘怀遥
去年袁疫情刚退袁有朋友邀我们夫妇到迎宾馆参加聚会遥

我问袁什么内容钥 答曰袁杨增勤新书发布会遥 增勤和我是射中
老同学袁参军后他在部队文武双全袁身先士卒袁带出了先进单
位优秀的兵袁是我的好战友遥这个聚会再野冒险冶也得参加遥在
迎宾馆大厅袁各方好友袁老少亲朋袁热热闹闹遥 大家手捧新书袁
边读边议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遥 增勤少小离家老大回袁乡音无
改袁本色不变袁令人钦佩遥 我写了一副对联院野两袖清风走天
下袁一蓑烟雨任平生冶向他表示祝贺袁也表达我对他的敬意遥
我们在台上相拥袁赢得一阵掌声遥 大厅洋溢着亲情友情袁激荡
着正气豪气遥

也是去年袁我入乡随俗袁也请了一些野代表冶到迎宾馆聚
会遥 有师有徒袁有老有少袁有男有女遥 我还特意让郭开国带来
他刚出版的新书袁人手一册遥 饭前读书袁席间畅聊袁把酒言欢袁
虽无流觞曲水袁但也喜气盈盈袁大俗大雅袁亦为佳话遥

如上种种袁 足见射阳迎宾馆已然成了文化交流的绝好场
所袁推开这扇窗袁我看到了家乡八仙过海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遥

说到这里袁大家也许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把尊贵的客人安
排在射阳迎宾馆的道理了遥 记得那天我们到迎宾馆安排客人
住宿袁找总经理袁说换人了遥 我这才知道袁如今的射阳迎宾馆
已由射阳县新亚餐饮集团接手管理遥 接待我的小侯告诉我袁
现在的迎宾馆规模和服务质量比以前都有提升袁 你尽管放
心袁你以前是嘉宾袁现在同样是我们的嘉宾遥 我说袁今天我是
主人袁客人来了袁希望你们把他们当做嘉宾遥 我们的朋友到达
当天袁一进大门袁就很开心遥 我们开玩笑说袁这就像北京的钓
鱼台国宾馆袁过去来这里住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袁现在放开
了遥 我们就在宾馆里安排了晚餐袁师傅用心做了几道地方特
色的菜袁很受欢迎遥 饭后我们就到院子里拍照袁又看门前路旁
曲折有致的梧桐袁再出门过天桥袁到步行街袁边走边聊袁走进
时光隧道袁在璀璨的灯光里不觉已走了一个多小时遥 住在迎
宾馆袁我们又去看了安徒生童话乐园袁看了老城新区袁又到盐
城看了新四军纪念馆遥 可最让朋友念念不忘的还是她们下榻
的射阳迎宾馆遥 用她们的话说袁这个宾馆不仅名字响亮袁还很
有文化袁也热心袁温暖如家遥

一窗一世界袁一眼一人生遥 射阳迎宾馆虽说只是射阳的
一个小小窗口袁但透过它袁我们看到了昨天袁今天袁还有明天遥
看到了美的画袁真的情袁大的爱袁还有那充满活力奔腾向前的
生活浪花浴

喜临“窗口”观新景
骆飞

窗外的天空刚刚还明亮着袁突然就阴暗下来袁不一会就下起
雨来袁雨越下越大袁大得就像是一桶水从天上浇下来袁还伴随着
狂风袁狂风裹着雨水袁冲击着大地袁整幢楼似乎都在震动着遥 我的
心也在震动遥

在我们沿海平原上袁这样大的雨就是暴雨了袁暴雨要是下个
不停袁用不了半天袁田上的庄稼就被淹了袁乡下的人们就必须行
动起来袁开始排涝降水遥 平原上不怕雨袁就怕风袁特别是我们靠海
的地方袁风要是怒吼起来袁一马平川袁横扫大地袁不牢固的房屋十
有八九要被吹倒遥

窗外的雨在下袁风在吼袁思绪回到了我在镇上的那个季节遥
那天中午我在宿舍睡午觉袁睡得正香袁突然办公室打来电话说袁
立即到会议室开会袁我问什么事这么急袁电话挂了遥 估计又急急
忙忙通知他人了遥

我立即赶到会议室袁会议室已经来了很多人袁还有下面来的
村书记遥 我本来还有点怨气袁一看连村书记都来了袁估计有大事袁
无大事不开会遥 果然袁镇里的书记在会上说袁据天气预报通报袁咱
们这地方可能有极端天气产生袁估计马上就到袁要求大家提高警
惕袁全体出动立即下村带领村民们预防遥

窗外明亮亮的袁阳光直接从窗帘的缝隙间射进来遥 有几位同
志朝窗外看看袁一脸的疑惑袁心想虚什么呢钥 这么好的天气袁兴师
动众袁大惊小怪了吧遥 我也是一样的心情遥

我分工联系三个村居袁责任也大袁自然不敢耽误袁会一散袁我
就开车下村遥 对于抗旱排涝这些事袁我的心里是有底的袁下雨不
怕袁就怕陡倒遥 经过多少年的投资建设袁田间的水利基础设施已
经建起来了袁只要不陡倒袁问题不会太大袁但是如果陡倒袁往往能
在一顿饭功夫袁把农田全部淹没遥

还没到村里袁半边天已经黑下来了袁露出半个脸的太阳一晃
就没了袁乌云铺满了整个天空袁大地像是夜色遥 不好袁暴雨要来
了遥 我踩足了油门袁加快了速度遥

村里的电站都已经检修试运了袁村里的同志说袁一点问题没
有袁再大的雨也不怕遥 对村里干部的表态我非常满意袁我也充满自
信袁因为在此之前袁镇里开了大会不说袁村里也各自开了防汛动员
部署会袁电站和圩堤都检查了一遍袁什么地方损坏了袁花再多的钱
也要修起来遥 村里干部严阵以待袁村民们也是临阵状态了遥

尽管如此袁我还有点担心袁跟村里干部说袁农田不担心袁有的
农户要撤离遥 我觉得这鬼天气要是来一阵风袁有的农户不牢靠的
房屋经不起风的折腾遥 因为过年把就会有风来破坏袁村民们吃过
风的苦头的遥 村里干部都被派去动员有关村民撤离了袁我也不能
闲着袁去帮助五保老人张老太搬家遥

张老太九十几了袁一个人过袁动员她去敬老院袁她死活不肯袁
就住在一间低矮的砖瓦房里遥 那房屋可能是几十年前建的袁算是
村里最旧的一户了遥

到了张老太家时袁雨已经野哗啦啦冶的下了遥 听说要叫她搬
家袁张老太手直摆袁说已经搬过几次了袁都是虚惊一场袁搬来搬去
的麻烦遥

老太太老了袁不知道外面的形势遥 我说不搬也要搬袁不搬东
西好歹先把人转移遥 于是我们把张老太搀上车袁冒雨把张老太安
置在另一户村民家里遥 一路上袁张老太还叨个不停遥

那次那场大雨下得特别厉害袁一直下到晚上才停下来遥 雨停
后袁有村民们反映说袁雨大不说袁还有大风袁有一阵风把路上碗口
粗的槐树刮倒了遥 电站自然是不停的抽水排涝袁村里干部又马不
停蹄到各户去查看灾情袁镇里在等着汇总灾情上报呢遥

张老太的那间小屋算是不能再住了袁 一阵大风没有把屋子
刮倒袁但屋顶全部扑在屋内袁村民们惊出一身冷汗袁说要不是及
时搬走袁张老太就没了遥 我也是惊出一身冷汗袁真是好险啊遥

窗外的雨仍在下袁 风仍在吼袁 我在想着那些村那些户那些
事袁他们有没有受涝了袁庄稼有没有受淹袁房屋有没有受损噎噎
再想想袁有点杞人忧天了袁有基层的同志们在袁一切都放心遥

牵挂
许如亮

夜,浓缩了思乡的情绪袁酿成一杯浓浓的酒遥 伫立窗前袁一口一口袁
醉了的是眼前繁华的世界袁醒着的是内心那一方思念已久的故土遥

春夜呢喃着一首古老的歌谣, 少年的笛声悠扬着绿芽的情梦,牛
背上颠簸着的是一支生命的歌谣遥 春风轻轻地把草坡弹成翠绿的旋
律袁心袁宁静地贴着草坡袁陶醉于夕阳下流动的情诗遥 绿树掩映袁白墙
青瓦袁竹篱笆栅围住的是鸡鸣犬吠的喧闹与燕歌莲语的轻诉遥 鸽哨撑
起春日的辉煌袁鸟鸣校正犁铧的方向袁执着的努力延续着先人的质朴
的梦想遥

夏日的足音,从透明的蝉翼里滑落袁踏碎了天老地荒的梦幻曰村口
的小河,奋进的喧哗撞开黄昏的沉寂,拍打着少年奔腾的梦想遥 中流击
水袁无忧的笑语染浓了夏日美景曰浪遏飞舟袁无言的豪情穿越了时空的
悸动遥 踏着心灵节拍袁舞出人生风采袁梦想家的曲调没有休止遥 没有野凫
雁满回塘冶的惦念袁更不必野鲈鱼堪脍冶的感喟袁最昂扬的激情在路上袁最
美好的憧憬在远方袁流浪者的心田永远不会荒凉遥

秋风里袁炊烟漫开一片醉人的温柔袁归雁啼来一声悠长的咏叹遥
抬眼望去袁一茎茎楚楚摇曳的穗头袁在天籁里舞动曰一树树硕果累累
的金橘袁在艳阳下招摇遥 收割的弦音在田垄的巨琴上奏响袁灿烂的金
秋闪烁着成功的欢快遥 花开又花落袁云卷又云舒袁日新月异的茁壮成
了渐行渐远的背影遥 谁说野心事当拿云冶钥 却道野天凉好个秋冶浴 中秋月
明夜袁慈母盼儿归袁晨露暮霭中绵延向远方的野慈母手中线冶袁是野游子
身上衣冶遥

冬日的田野袁雪霁的黄昏袁爬满青藤的矮墙袁灯火阑珊的村落袁有
跨越时空的怀想像清凉的河水一样濡染了我胸中积久的块垒袁 那散
不开的彤云袁就是我忧悒的翅膀遥 牵牛的老农袁踽踽而行袁心中执念袁
化作迎风的热泪袁涓涓潺潺袁流淌在黝黑发亮尧沟壑纵横的脸膛上遥 老
农的脊背袁山一样伟岸曰久远的渴望袁灼灼跳动遥 美丽乡村的蓝图袁田
园经济的发展是多少代人绮丽的愿景遥 我沉默了一冬的爱袁是否已经
有了开枝散叶的沃土钥

故土的梦帆在我生命的风景线上愈去愈远袁 思念的声音终于瓣
瓣绽开遥 郁郁乡情随岁月的流逝化成了一片辽远的海袁而我是一只痴
迷的鸽子袁冬去春来袁时时窥望遥 郁郁乡情袁是梦是真袁在天边矗立成
一种诱惑袁倥偬飘渺袁梦般遥远袁诗般美妙浴

四季里的乡愁
吴杰明

生态廊道显芳容 孙亚东 摄

早就听闻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的大名袁只是无缘见识遥 前
不久袁应朋友之约去了一趟昆明袁得空逛了逛斗南的花市遥 置身
万千鲜花之间袁我简直被惊得五体投地遥

大厅里袁百合尧玫瑰尧茉莉尧满天星尧水晶花尧蝴蝶兰尧郁金
香噎噎不胜枚举遥 这些鲜花袁堆满成行排列的台柜袁如一幅幅
锦缎般铺开去袁直至几乎目力难接的大厅尽头曰又像一波又一
波的潮水袁从远处奔涌而来袁激溅起的万千浪头呈现彩虹般的
斑斓袁夸耀着炫目的缤纷遥 这里几乎就是一个色彩的世界袁让
人眼花缭乱曰更是一个芬芳的国度袁让人心醉神迷遥

在这花海里走动的人摩肩接踵遥 有穿着入时的年轻人袁步履
稳健的中年人袁还有不少头上缀雪戴霜的老年人遥 过道上袁总有
人推着小车来回袁上面挂满了鲜花编织的花冠花环遥 来到这里的
姑娘常会买一顶花冠戴上袁 嫌不够的袁 还要买一个花环套在脖
颈袁再买一枝小花插在胸前的衣兜里遥 身上的花朵随步摇颤袁不
是要与花比美袁而是要与花相映成趣遥

花市的形成由来已久袁 而昆明这个大型花卉交易市场的形
成袁可以从它昔日的名字涵义里寻找遥 斗南旧时名字意为野向阳
的坝子冶袁这样的地方适合种花袁这里的人们也喜欢世代种花遥 实
行土地承包后袁种花规模不断扩大袁加上花商云集袁终成大器遥

花市里慕名而来的省外游客较多遥 而卖花的袁 也不乏外省
人遥 他们大多是经亲朋好友牵线袁走上了这条谋生的路袁当然袁往
往也少不了倾注其中的对鲜花的喜爱遥 小菊袁这位卖花姑娘的名
号袁源自她主卖的花要雏菊遥 名号与主卖的花名同源袁在这里是
一个普遍而又有趣的现象遥 她身旁不远处那位只卖玫瑰的男子袁
说自己名叫野海洋之歌冶(玫瑰花的一种)遥 小菊是四川成都人袁她
说自己永远记得六年前的生日要要要朋友们不约而同都给她送鲜
花院灿黄的玫瑰尧大红的康乃馨尧雪白的满天星尧还有蓝色的勿忘
我袁在小小的房间里被鲜花簇拥袁也被幸福包围遥 那时一个梦开
始在她心中打苞院 那年她刚大学毕业不久袁 还供职于某高级宾
馆袁然她依然决定筹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遥 来昆明卖花袁既遭遇
过山重水复袁更邂逅了柳暗花明遥 和其他众多卖花人一样袁如今
小菊每天晚上都要在热闹的拥挤中去批发鲜花袁 然后连夜把多
余的叶子剪掉袁每拾支扎成一把袁天亮搬上柜台遥 我看见她的手
指被染成墨绿色袁手掌也有划伤袁但她始终微笑着遥 她说袁要生意
兴旺袁就不能只顾追求利润袁对老顾客袁她常常会热情地加赠其
一两支特别鲜美的花遥 她在自己柜台的鲜花丛中袁安放了一块纸
牌袁上面写着院愿你眼里有光袁心中有爱袁屋里有花遥

安徽女子阿花深谙插花艺术遥 她只要一拿起剪刀袁 咔嚓咔
嚓袁开合如慢捻琴弦遥 她说自己运气好袁开张不久袁就有人很郑重
的来订购花束遥 晚上看昆明新闻袁在一个特写镜头里袁她认出来
那束迎宾花就出自自己的手袁别提多开心了遥 她说袁卖花是一门
艺术袁买花也包含着学问遥 她会提醒来买花的年轻人袁求爱应买
花枝为单数的花束袁而玫瑰象征爱情遥 她会关照顾客袁看望病人袁
以买玉簪花为佳遥 这种花袁一朵开得比一朵高袁暗含祝病人日益
健康的心意遥

斗南百花竞放袁把难以计数的尚美之心集合在一起遥 这里的
花朵绚烂了多少房厦袁浪漫了多少时光袁联通了多少友谊袁促成
了多少爱情袁祝福过多少婚姻袁喜庆过多少盛典袁谁也说不清楚遥
那天穿行在鲜花的波峰浪谷之中袁 看着袁 听着许多鲜花般的故
事袁备感生活似芝麻开花要要要节节高遥手捧一束被精心修剪过的
花束离开斗南时袁有那么一瞬间袁我真想转过身去袁把手中的这
束美丽的芬芳送给徜徉在花海里的邀我赴斗南见花尧识花尧赏花
的朋友遥

可是袁我舍不得浴

花开灼灼映斗南
李志勇

午觉醒来袁喝了一杯绿茶后袁顿觉神清气爽遥 院
子里的石榴树被太阳拉长了身影袁 从热浪中挣脱出
来的翠绿枝叶开心地舞蹈着袁 鸟儿也一个劲地在绿
波上蹦着尧唱着遥室外没那么热了袁我走出小区袁来到
就近的公园散步遥

处暑后的天气虽然还热袁但风管闲事了袁收汗尧
爽身遥公园里已有不少人袁有的在快走袁有的在下棋袁
也有的围成一团吆五喝六在掼蛋遥园中有个制高点袁
浓荫蔽日尧幽深静谧袁制高点上有个凉亭袁我绕有兴
致地向凉亭走去遥

凉亭里坐着一位老者袁戴着眼镜袁一头白发梳理
有型袁显得精神尧斯文遥他手里捧着一本书袁身边凳子
上还放着一本书遥 我已走近亭子袁他居然没有发现袁
当我要进亭子时袁不慎被台阶绊了一下袁发出的响声
惊动了他袁他抬起头袁推了推眼镜遥

野不好意思袁打扰您了浴 冶我感到愧疚遥
野没事遥 冶老人笑容可掬遥
野您在看书啊浴 冶
野随便看看遥 冶
我走近老人袁 凳子上的那本书是徐志摩的诗集

叶再别康桥曳遥
野您一定是位诗人遥 冶
野谈不上诗人袁仅是爱好而已遥 冶
我们一问一答地聊起了天遥
原来袁老人今年已 89 岁高龄袁但无论从气色尧还

是精神上看根本不像耄耋老人遥 他不但在老年大学
学习诗歌尧书法袁还牵头成立一个野诗友会冶袁每星期
天都要集中学习交流一次遥 他在等他的诗友们遥

野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学呀袁在家喝喝茶尧看看
电视袁享享福好了浴 冶

野动动脑袁人不老遥 只要身体好袁学比不学好浴 冶
老人思维敏捷尧口齿伶俐袁讲话脆崩崩的像在说

快板尧又像在诵诗文遥听着他的话袁我很感动袁同时为
自己的唐突难为情遥望着他袁我想到了前不久刚喝完
他 90 寿辰酒的江正老师遥

江正袁是原县交通局的工会主席袁也是射阳本土
第一首民歌叶射阳河畔好风光曳的词作者遥 别看他只

有初中文化袁70 年来却一直笔耕不辍袁 出版了 8 部
240 多万字的作品集遥 交通局有他任关工委主任时
的办公室袁缷任后袁局里仍留给他用袁他天天到办公
室看书读报写文章遥 年岁大了袁不会用电脑打字袁他
坚持爬格子袁用笔在稿纸上写袁然后拿到打印社打印
整理成电子版后向媒体投稿遥叶射阳日报曳副刊袁基本
上每期都能看到他的文章遥不久前袁他打电话问我加
入省作家协会需要什么条件袁有哪些程序遥我被他的
想法惊呆了袁也被他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感动了遥90
岁的老人袁不考虑如何享受生活尧安度晚年袁却要加
入作家协会袁继续辛苦劳作袁怎不令人动容呢钥我说袁
加入省作协袁要参加培训学习袁每年还有写作任务袁
您这么大年龄袁就好好在家歇歇吧遥 他说袁活到老学
到老袁人活着就要有目标尧有追求袁趁现在能跑能动
的袁为好日子尧新时代多写点文章遥

真是了不起的老人袁简直要仰视了遥
想起我国古代的一个故事院 南宋诗人陆游袁74

岁开始学习书法遥 他在叶学书曳一诗中写道院野九月十
九柿叶红袁闭门学书人笑翁遥 世间谁许一钱直钥 窗底
自用十年功遥 冶表明了他晚年不怕被人讥笑袁以极大
的毅力和决心学习书法的精神遥

著名艺术大师齐白石袁85 岁仍坚持作画遥 一次袁
他连画 4 幅袁中午不休息袁坚持又画一幅袁并在画上
题词院野昨日大风雨袁心绪不宁袁不曾作画遥 今朝制此
补之袁不叫一日闲过也遥 冶

最美不过日初升袁最灿不如黄昏景遥每个人都有
晚年袁就和每天都有黄昏一样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晚年袁用什么样的心情看待黄昏袁每个人都有不一样
的态度和心境袁 每个人也都有权选择自己认为快乐
幸福的形式遥 那些在迟暮之年袁依然初心不改袁坚持
学习和创作的人袁他们不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袁而且
有着强烈的充实精神世界的愿望遥

20 多年后的我袁但愿能有如此心境和精神遥
我抬眼向西天望去袁夕阳缓缓西沉袁晚霞映红了

天际袁落入水面的霞光袁波光粼粼袁像无数颗钻石在
闪烁噎噎

晚霞如诗袁绚丽多彩遥

绚丽的晚霞
高亚

时光又到一年的八月天遥 虽还有些夏日的袭袭热浪袁但在不经意
间袁就进入了秋天袁野早晨立了秋袁后晌凉飕飕冶袁一早一晚的感觉还真
是很明显遥

野立秋欲试鸣虫候袁砚北先听蝈蝈声冶袁秋虫唧唧便如是袁特别是
晚间袁那就是乡村八月最美的天籁声遥 进入八月袁雨水渐多起来袁像我
的家乡袁紧靠黄海边袁往往见云就是雨袁洒洒落落袁连日不停不歇袁浸
润着被七月毒日刚刚烘烤过的大地袁 一下子就凉快了许多遥 倘能欣
赏袁更有老屋檐听雨袁声声慢袁声声人耳润心遥 撑伞踏上一条乡间小
路袁看雨轻敲路面袁溅水如花袁便有几分诗韵淡雅袁几分神韵的神秘遥
天晴日袁雨水洗过的天空袁白云飘浮袁洗过的大地袁虽有零星落叶袁但
依然满目苍翠袁天上人间袁宛若仙境一般遥

田家少闲月袁八月人倍忙袁人们的希望经过了春天的孕育袁夏天
的生长袁已经褪去了重重青涩袁一个连接忙碌与收获的时候就要开始
了遥 八月的风掠过稻浪散发着阵阵稻香曰阳光照射的果子开始露出泛
着红晕的笑脸遥 望着这一派丰收的景象袁任谁心情都会有喜悦袁有无
限的感慨遥

其实八月的美也有它安闲与明澈的一面遥它的安闲明澈袁远胜过
春天的浮躁喧腾遥 夏之末袁秋之始袁一种美丽在极度成熟蓊郁的林木
间袁怡然地拥有了万物遥 由那澄明万里的长空袁到穗实累累的秋禾袁都
在这八月时节飘逸的衣襟下安详地找到了归宿遥 接着红叶尧征雁尧秋
虫袁一样一样地把天地人间点染上了含蓄淡雅的秋声秋韵噎噎

我也非常喜欢在这八月天的明月夜里野温一壶月光下酒冶袁去自
己和自己喝两盅遥饮酒风情袁各有不同袁而我这时喜欢的就是独酌遥独
酌袁享受的其实是一份生命的简单和纯粹遥 不必讲究野酒与肴冶袁在意
的只是野举杯邀明月袁对影成三人冶的过程遥 有唐宋诗词佐酒当然是更
好的遥 现在的人多讲究饮酒的格调袁少讲诗酒了袁岂知能把去年的月
光温到今年才下酒袁那才风趣袁也是性灵呢遥

我特喜欢在这不冷不热的八月天里静坐一隅袁握杯慢品袁展卷阅
读袁和着茶韵书香袁将心灵深处那个自我慢慢地吐纳袁然后将心情与
感悟编织成一篇又一篇的自以为得意的美好的文字遥

等待一个收获的八月袁让生命感谢灿烂阳光袁让梦想感谢和风细
雨遥 不论怎样袁一个满满收益的八月袁就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季节遥

写给八月
江正


